
淡江時報 第 507 期

窗外有藍天 
瀛苑副刊

 

貞良在班上是個聰明、活潑、品學兼優的好女孩。在同學們的眼中貞良非常地善

體人意，每次下課總是會聽到她跟同學噓寒問暖的笑鬧聲，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貞良這

個星期沒來上財務管理，財管學老師是出了名的嚴格，即使是以蹺課天王著稱的舜子

，也沒敢蹺這堂課，除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後來，聽小正說，貞良被送到馬偕醫院

急診室，原因聽說是貞良昨晚服下過多的安眠藥，昏睡不醒，還好被同寢的室友及時

發現，趕快送醫院灌腸、洗胃。貞良的男友阿傑，室友蕙心、怡君都在急診室裡折騰

了一晚，直到情況穩定了，蕙心與怡君才先回學校。同學們都想不透，這麼好的一個

女孩，花樣年華，青春燦爛，怎麼會想不開要自殺？

 

 

 

一個月過後，貞良來到諮輔組，她滿懷歉意地告訴我：「我不是故意的，只是當時被

憤怒和苦悶沖昏了頭，吃藥只是為了讓自己感覺好過一點，沒想到一不注意吃多了。

」我暸解貞良一定是非常痛苦，情況才會如此失控。我輕聲地問貞良發生了什麼事

？貞良說：「還不是因為男友士傑，他原本答應我中秋節過後會早點回台北，我們要

一起去宜蘭玩。可是他卻臨時推說家裡有急事，爽約了。我一個人在宿舍裡苦苦等他

，室友們都出去約會了，我心裡愈想愈是生氣，我把他擺在我生命裡的第一位，什麼

事都為他著想，什麼事都為他做，我甚至可以為他犧牲一切，可是他好像完全沒有考

慮到我。」中秋節那晚，長夜漫漫，貞良的思緒澎湃洶湧，徹夜難眠，她就把所有的

安眠藥全吃了。

 

 

 

我注意到她的手腕上帶著運動用的護腕，我小心地問她這是怎麼回事？貞良脫下護腕

，手腕上露出一道道交錯的刀痕，我嘆息著，心想這些應是另一些愛恨交織的印記。

看著這麼一個外表清秀、亮眼的好女孩，內心裡卻深藏著這麼豐富、激烈的情感，著

實讓人心疼與不捨。

 

 

 

經過了兩、三個月的心理治療，貞良的內心世界漸漸地浮現出來。原來貞良來自一個

高壓力、高期待的家庭。貞良的父親在南部某家報社上班，一直覺得懷才不遇、鬱鬱

不得志，每次父親心情不好時總是喝很多酒、脾氣很壞，家裡的人都敬而遠之。有時



父親喝醉酒、發酒瘋，母親如果又不小心惹父親不高興，他就會對母親拳打腳踢，甚

至會把母親摔倒在地上。父親和母親吵架時，父親常要貞良和妹妹出來評理，貞良和

妹妹只敢躺在房間的床上，用棉被和枕頭蓋住頭、摀住耳朵，噤若寒蟬，不敢出聲。

這時父親就會狂敲房門，直到她們姐妹倆出來目睹這慘不忍睹的場面，所有的混亂夾

雜著淚水與汗水、怒氣聲與哀求聲，都要等到父親筋疲力盡，呼呼大睡之後才正式宣

告結束。每次，父親發完酒瘋，隔天酒醒之後發現這一切，便會滿懷歉意地請求他們

母女原諒；經不住父親一再地哀求，母親最後還是原諒他。這樣的戲碼就在貞良的成

長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兒時對親密關係的印象就這樣深深地烙印在貞良心底。貞良告訴我說，她不明白：「

為什麼每次我在愛裡總是像個不可理喻的瘋子，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為什麼我就是無

法相信他，為什麼我總是這麼缺少安全感。」儘管貞良每次都努力想要克制自己起伏

不定的情緒，甚至換過不少的男友，但是過去的每段戀情幾乎都在她喜怒無常的脾氣

中結束。貞良說：「只要與士傑一點點分離，就會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像是被拋棄了、

不要了，我覺得一定是我不好，所以士傑才會不喜歡跟我在一起。那時，我會非常地

討厭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覺得自己不值得活在這個世上。」貞良表達了希望自己

可以跟其他的同學一樣，也能夠自在地交友、自在地談戀愛，不要因為愛讓自己再受

那麼多地痛苦與折磨。我告訴貞良，這是親密關係上生了病，需要一段時間來調整。

在過程中，她可能還是會覺得別人無法體會或暸解她所受的苦，但是我們約法三章

，下次當她再度面臨情緒的崩潰點時，當她再度覺得無法控制自己自傷的意念時，一

定要打緊急電話讓老師幫助她。同時，不管過程多麼地挫折與困難，也不管過去多麼

的苦澀與晦暗，這段自我成長與探索的路要堅持地走下去，直到自己可以用健康的態

度面對親密關係。

 

 

 

經過兩年多的諮商，貞良有一次告訴我說，她覺得「現在的我比較能夠容忍自己強烈

的情緒，即使男友偶爾回南部家，離開我超過一個禮拜，我也可以自己去找朋友，找

到自己的歸屬與生活的樂趣。」我靜靜地聽她訴說這一切，腦海裡閃過兩年來屬於貞

良的點點滴滴，耳中浮現歌手蔡藍欽曾唱過的一首歌猁「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

，有一點希望，有一點失望，我時常這麼想；在這個世界有一點歡樂，有一點悲傷

，誰也無法逃開。」的確，成長的過程誰能不走過泥沼與創傷，只是自殺與自傷絕非

面對問題的唯一方式；若你願意探出頭，伸出求援的雙手，必能看見窗外遼闊無垠、

藍藍的天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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